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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卻說那濟公趕了進去，將那婦人抱定，把口向婦人的頸裏著實咬著，那婦人急得滿臉通紅，渾身汗下，高聲大叫道：「罷了！

罷了！怎青天白日，和尚敢如此無禮！」裏邊爹娘僕人們聽見，都跑了出來，扯著濟公亂打亂罵。濟公任他打罵，只是抱著婦人的

頸項咬，濟公因當不得爹娘僕人在光頭上打得凶，將手略鬆得一鬆，那婦人掙脫身子，跑進去了。濟公見那婦人進去，跌著腳道：

「可惜！可惜！還有一股未斷。」濟公站在堂前不走，幸喜這店主人不在家，見婦人脫身進去，也就跟了進去，一個小僕人奈何不

得，只得喊鄰舍來相幫，張提點乘空扯著濟公走，這時雖然走出幾個鄰舍來，認得是濟公，知他不是個歪和尚，落得做人情，也不

來趕了。　　張提點扯著濟公，走得遠了，才埋怨道：「你縱顛也要顛得有些影子，怎一個出家人，沒因沒由，抱著婦人的頸子去

取笑？」濟公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這婦人頸項裏已現出縊死的麻索痕，我一時慈悲，要替他咬斷，只咬斷了兩股，苦被這

些冤業不肯放，將我打開，救人不能救到底，好不懊惱。」張提點也還不信。過了兩日，再來打探，這婦人因與丈夫爭氣，果然自

縊，麻繩已斷了兩股，惟一股不斷，竟縊死了，方歎濟公的法力，果是不差。

　　且說當日濟公同張提點又往前走，走得熱了，又走進一個酒店裏來，二人又吃。濟公略略吃了幾杯，即停杯作頌道：

　　朝也吃，暮也吃，吃得喉嚨滑似漆，吃得肚皮壁立直，吃得眼睛瞪做白，吃得鼻頭糟成赤。

　　有時純陽三鬥，有時淳於一石；有時鯨吞；有時龍吸，有時效籬下之陶，有時學甕旁之畢。

　　吃得快，有如月趕流星；吃得久，有似川流不息；吃得乾，有如東海飛塵；吃得滿，有如黃河水溢。其色美，珍珠琥珀；其味

醇，瓊漿玉液。

　　問相知，麴糱最親；論朋友，糟邱莫逆。一上手，潤及五臟；未到口，涎流三尺。只思量他人請，解我之饞；並未曾我作主，

還人之席。倒於街，臥於巷，似失僧規；醉了醒，醒了醉，全虧佛力。

　　貴王侯要我超度生靈，莫不篩出來，任我口腹貪饕；大和尚要我開題緣簿，莫不提壺來，任我杯盤狼藉。醺醺然，酣酣然，果

然醉了一生；昏昏然，沈沈然，何嘗醒了半日？借此通笑罵之禪，賴此混瘋顛之跡。想一想菩提心，總是徒勞；算一算觀音力，於

人何益？在世間只管胡纏，倒不如早些圓寂。雖說是死不如生，到底是動虛靜實。收拾起油嘴一張，放下了空拳兩隻。

　　花落鳥啼，若不自知機；酒闌客散，必遭人面叱。豔陽春色，漫說絕倫；蘭陵清膏，休誇無匹。縱美於打辣酥，即甜如波羅

密。再若嘗時，何異於曹溪一滴？

　　濟公頌罷，笑一笑，即放下杯子立起身，張提點見他懶飲，也不苦勸，還了酒錢走出來，便道：「你既不喜吃酒，再同你到湖

上看看山水罷！」二人攜手來到湖上，倚著堤柳，看那兩峰二湖之勝，濟公會悟於心，又作一頌道：

　　山如骨，水如眼，自逞美人顏色；花如笑，鳥如歌，時展才子風流。雖有情牽絆人，而水綠山青，依然自在。即無意斷送我，

如鳥啼花落，去也難留。

　　閱歷過許多香車寶馬，消磨了無數公子王孫。畫舫笙歌，何異浮雲過眼；紅樓舞袖，無非是水上浮漚。他人久住，得趣已多；

老僧暫來，興復不淺。你既丟開，我又何戀？立在此，只道身閑；看將去，早已眼倦。

　　咳！非老僧愛山水，竟忘山水，蓋為看於見，不如看於不見。

　　是時天氣甚熱，有一後生，挑了一擔辣酸菜湯來賣。濟公向張提點道：「這辣酸菜湯甚好吃，要你做個主人請客。」張提點

道：「這是小事，你但請吃，我付錢。」那後生盛了一碗來，濟公只兩三口便吃完，又叫盛來。張提點道：「此物性冷，怕壞肚

腹，不宜多吃。」濟公道：「吃得爽快，管那肚皮做甚！」一碗一碗吃下，連吃了半桶。張提點付了錢，見日已落山，正待送濟公

回寺，恰好沈萬法來尋濟顛，遂別了張提點，沿湖堤回寺，就一逕走入自己房中去睡。

　　到了二更，只聽得肚裏碌碌的作響，因叫沈萬法道：「我肚裏有些作怪，可快些起來扶我到毛廁上去。」沈萬法慌忙起來，攙

他下床，剛走出房門，濟公叫聲：「不好了！」早一陣一陣的瀉將出來。不期門外正有個園頭，在那裏打地鋪，不曾提防，被濟公

瀉了一頭一臉。園頭著了急，亂嚷道：「就是瀉肚，也該忍著些，怎就劈頭劈臉的瀉來！」濟公自覺理短，只得賠個小心道：「阿

哥休怪，是我一時急了，得罪！得罪！」園頭沒法，只得自去洗濯。

　　誰想濟公這一日瀉個不停，才睡下，又爬了起來，甚覺疲倦，到天明，飲食俱不要吃，松長老得知，忙自進來看道：「濟公！

你平日最健，為何今日一病，即疲憊如此？」

　　濟公也不回言，但順口作頌道：「健健健，何足羨？只不過要在人前扯門面。吾聞水要流乾，山要崩陷。豈有血肉之軀支撐六

�年而不變？棱棱的瘦骨幾根，癟癟的精皮一片。既不能坐高堂享美祿，使他安閒；又何苦忍饑寒奔道路，將他作賤？見真不真假
不假，世法難看；且酸的酸，鹹的鹹，人情已厭。夢醒了，雖一刻也難留；看破了，縱百年亦有限！倒不如瞞著人，悄悄去，靜裏

自尋歡；索強似活現，世哄哄的，動中討埋怨。急思歸去，非大限之相催；欲返本來，實自家之情願。咦！大雪來，烈日去；冷與

暖，弟子已知。瓶乾矣，甕竭矣，醉與醒，請老師勿勸。」

　　松長老聽了，因歎羨道：「濟公來去如此分明，禪門又添一宗公案矣！不必強他，可扶他到安樂堂裏去靜養罷！」沈萬法聽見

師父要辭世，相守著只是哭。濟公道：「你不用哭，我閑時賴你追隨，醉裏又得你照顧。今日病來，又要你收拾，你一味殷勤，並

無懶惰，實是難為了你。且你拜我為師一場，要傳你法，我平日只知顛狂吃酒，又無法可傳；欲即將顛狂吃酒傳你，又恐你不善吃

酒，惹是招非，反誤了終身，壞了佛門規矩。倒不如老老實實取張紙來，待我寫一字與你，問王太尉討張度牒來做個本分和尚，了

你一生罷！」

　　沈萬法聽了，又哭道：「師父休為我費心，只願你病好了，再討度牒也不遲！」濟顛道：「我要休矣，不能久待，可快取紙筆

來！」沈萬法見師父催促，只得走出來與眾僧商量。眾僧道：「師父既許你討度牒，他做了一世高僧，豈無存下的衣缽？雖沒有存

在寺中，一定寄放在相知的人家。趁他清醒，要求他寫個執照，明日死後，好去取討。」沈萬法搖著頭道：「我師父平日來了便

去，過而不留，如何有得？」監寺道：「你師父相處了�六廳朝官，二�四太尉，�八行財主，莫說有衣缽寄頓，就是沒有，也要化
些衣缽與你，你若不好意思講，可多取一張紙來，待我替你出面向濟公訴說。」

　　沈萬法信言，取了兩張紙來，放在濟公面前，濟公取一張，寫了與王太尉求度牒的疏，見桌上還有一張便問道：「這一張是要

寫什麼的？」沈萬法含著眼淚，不做聲。監寺在旁代說道：「沈萬法說他與你做了一場徒弟，當時初入門，未得什麼好處，指望師

徒長久，慢慢的掙住，不幸師父今日又生起病來，他獨自一身，恐後來難過，欲求師父將平日寄放在人家的衣缽，寫個執照與他，

叫他去討兩件來做個紀念也好，萬望師父慈悲。」濟公聽了微笑道：「他要衣缽，有有有，待我寫個執照與他去討。」監寺暗喜

道：「此乃沈萬法造化也。」只見濟公提起筆來便寫道：

　　來時無罣礙，去時無罣礙；

　　若要我衣缽，兩個光卵袋。

　　濟公寫完，便擲筆不言。監寺好生無趣，沈萬法忙取二紙，到方丈中來與長老看，長老道：「你師父看得四大皆空，只寄情詩

酒，有甚衣缽？你莫如拿此字到王太尉府中去，取了度牒來，也是你出身之本。」沈萬法道：「長老吩咐的是。」因急急去討了度

牒來，回覆師父。濟公又叫他報知各朝官太尉，說我於本年五月�六日圓寂歸西，特請大檀越（施主）一送。沈萬法報了回來，濟
公已睡了。次早忽又叫起無明發來，嚇得眾僧叫苦，想又是火發了，忙報知長老。長老同眾僧齊到安樂堂來看時，正是：「來去既



明靈不昧，皮毛脫卻換金身。」

　　畢竟不知真個又火發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　　評述：

　　一、古董門內的小媳婦，生得俏麗，道濟一見，心中歡喜，緊往人家頸子咬，這不是一時昏了頭，色迷心竅，原來我慧眼之

中，已看出少婦頸上出現了「上吊紋」，救人要緊，那管什麼禮教？若再授受不親，何來兒女哇叫（生小孩）？我這正人君子，瘋

癲嬉笑，絕不假正經，暗裏耍！明明白白，咬住三寸頸，斷索免上吊。無奈天數難移，婦人亂吼亂叫，說我出家人調戲婦女，三股

縊死麻索，只咬斷二條，最後逃不過，還是上吊！正是：

　　天數難逃歎奈何？生生死死且高歌；

　　佛祖雖有慈悲願，無命枉然念彌陀。

　　二、人命救不成，佛命也當休，莫非又是生死有定數？不管菩薩大佛，累了也該休休，免得日日露面拋頭。

　　與張提點又到酒店來，略略吃了幾杯，即作頌，敘述了僧臘這段回憶，甜酸苦辣，那有出家寺僧們的清齋淨味，他們實在比我

好的多了。

　　為了廣結善緣，佯狂作顛，為了濟世救苦，酒桌醺酣。世人們！不要以為道濟享盡了口腹，且看那生意人，酒家應酬，喝得爛

醉，苦酒滿杯，心中多少熬煎，能向誰傾訴？老衲覺得出家事小，出得寺廟才是事大，為了普度廣大眾生，並為後世留得濟公乘願

再臨人間的讖言，不得不先演了一戲，使酒味餘香，世世可聞，故在西湖浪跡了一段奇跡，是毀是譽，無干我事。只要我心自在，

那管你鬧鐘直響！誇顛僧、罵顛僧，都是你自家兒的事！你本來面目不悟，生死大事未了，還在爭是弄非，該休了，免被顛僧打一

拳！正是：

　　甜如波羅蜜，何異曹溪一滴；

　　苦同黃連汁，恰如達摩一指。

　　罵我誇我，萬家生佛！

　　三、古道：「貪花花下死，愛財財中亡。」道濟一生無別嗜好，只愛饞嘴吃不休，故也在此「落難」了。天氣正熱，讓張提點

請了最後一次「點心」？吃了幾碗辣味酸菜湯，只管肚皮爽快，那知大限將到，為吃活命，也為吃喪命。回到寺中，睡至二更，肚

裏碌碌作怪，忍不住大瀉一場，洗去了一切肮髒。天明起來，疲倦腰懶，什麼都不要吃，長老覺得事大，道：「濟公！你平日最

健，為何今日一病，即疲憊如此？」我也不回言，作頌以答：

　　這一具臭皮囊，喝得太多，吃得發脹。

　　如今幻化身相，掃去污穢，瀉盡肮髒，

　　留個法身清香，換條菩薩腸，佛寺好供養。

　　辭世空手一雙，芒鞋與蒲扇，盡付太平洋。

　　五月�六日，寂歸，預購車票，早有訂位，正是：
　　來去既明靈不昧，皮毛脫卻換金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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